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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昕：我的“心中式”就是“新中式”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新中式”成为了热门话题。而

对中国传统形式的挖掘和应用，中国几代建筑师都付出了巨

大的努力，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努力是失败的，对中国传统

式样进行翻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寻

找新中式的道路是不是陷入了误区，我们是不是在骑驴找驴

呢？对于我这样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被中国文化浸润的新

一代建筑师，我认为我的“心中式”就是“新中式”，因为

在我身上中国式的价值观在设计上是自然而然地流露的，藏

也藏不住。我也不认为中式传统建筑在形式上的简化和改良

就是所谓的“新中式”，我更看重的是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诉

求。举个例子，中国园林讲究小中见大，人景互动，建筑和

景观需要人参与，而现在的政府大楼本来应是弘扬中国文化

的，却成了反文化，大广场和大草皮已经算是大中见小了，

有的甚至连树都没有，就更别提参与互动了，所以你如果再

搞斗拱大屋顶那都是反中式的和伪中式的！

岳子清：居住的“中式表达”在建筑师眼中可能很重要，但

在住宅商品层面往往只是一个标签 

居住设计最直接表现为与生活方式的互动。处在特定的生活方式

和文化环境之中，无论自觉与否，中国的建筑师在设计中不免流露一

定的“中国性”。而主动地从传统建筑形式，尤其是从零星和非典型

的历史遗存中提取和再造“中国式栖居”意象的行为，则属于一部分

设计师的追求。城市设计应该关心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大众民生

问题，而夹杂文人情怀的“中国式栖居”往往追求内向和自省。居住

的“中式表达”在建筑师眼中可能很重要，但在住宅商品层面往往只

是一个标签，社会影响力有限。

从上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提倡的民族“固有之形式”到上世纪

50年代的新中国十大工程，中式建筑得到了官方的推动，中国几代建

筑师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实践。但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决策者在面对

城市形象问题时，早已跨过了“中而新”的思维，一致选择宏大、奇

异的先锋建筑作为城市名片，“中国式栖居”则只是作为一种有潜力

的商业开发模式被利用。对建筑师而言，“中式”实践带来手法的丰

富，也推动意义的延伸。

珠海云山诗意

北京玉渊潭酒吧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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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兵：“中国式栖居”应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本土思考

建筑设计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称之为“此时此地”的设计。

今日中国处在狂飚突进式的建造时代，冷静思考仿佛成了一种“奢望”。思考产生价

值，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做一些尝试是建筑师创作所需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时

代，只有“多元共生”才更具生命力。“中国式栖居”并非形式上的模仿与拼贴，而

是精神与审美需求的提升，是对中国人居住心理的回应与情趣的再造。这需要建筑师

的体验与提炼，比如建筑与场地的契合所表达的“寄情山水”的自然观，对内院空间

的偏爱所表现的“内敛”的精神气质，“白墙深檐”的形式所表露的对光影及层次的

追求。凡此种种，这种被物化空间所表达的内在境界是我们应该解读和表现的，我们

的设计需要以更多的人文关怀表达我们对使用者的尊重与期许，进而影响社会的审美

与价值取向。我们的设计应让我们在全球化的网络格局中，建立一个以文化与地域为

坐标的定位。根在这里，设计便也在这里。

北京雁栖湖凯宾斯基国际会都

中海大山地别墅

唐艳红：“新中式”应具有当代性，应为居住者带来幸福感

由于中国地域的差异性、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居住习惯的多样性，我们无法衡量北方街巷院落和南方徽派建筑的优劣，只能判别其栖居环

境是否可以为居住者带来幸福感。幸福感源于两个方面，其一为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幸福感，其二为外界环境给予个体的幸福感，而这两者间也会

相互产生影响。作为设计者，我们希望通过设计的方式给予栖居人居住环境的变化，从而为其带来幸福感。

“新中式”是当下设计界中炙手可热的一种设计风格，探讨多而成功的案例少，如何在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满足服务现代的功

能，探索现代审美的构图布局、材料选择和文化诉求，是设计的关键点。我们在2010上海世博中国园“亩中山水”项目正是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原

则，也因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项目在设计中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将其定位于开放式，并运用了许多传统的借景、对景、框景等景观设计方式，

在当代中式景观营造过程中，始终坚持竖向设计，廊架、竹林和假山石块、高差等造园要素都被作为布局元素，用现代材料营造出了富有现代气

息的景观空间。

通州京杭大运河景观

亩中山水-竹林七贤椅 亩中山水-叠山理水

北京1949盈科中心商务会所 龙湾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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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琦：在 “一连串人和空间的关系”中体现中式文化的“生活价值观”

中国式栖居和其他形式的差异来自空间的本质所产生的差异，这空间的本质用在处理人作为主体的

一连串的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而这层关系受到建筑由内而外，从室内空间到建筑外部形式界面并延伸

至庭院乃至院墙以及外部街道的相互影响，在这“一连串人和空间的关系”中体现了中式文化的“生活价

值观”，这便是我们所认知的中国式栖居。

在这一连串的关系上恣意截取一段来发展是无法体现中国式栖居的全貌的。现在中国迅猛的城市发

展下所产生的大部分集合居住模式都是在快速解决基本居住需求，无暇触及“生活价值观”这个议题，只

有在某些经济条件稍好的区域市场上，建设步伐才开始放缓，开发商开始贩售中国式栖居的“概念”，这

便是前面提到的对于一系列关系的片段的截取，而截取的也多半是建筑立面以及景观园林的形式，多半以

符号的形式出现，因为现实条件中已经没有“空间”作为操作的资源。这种“概念”的贩售，其实是在消

费大众的一种“乡愁”，一种在社会快速变迁中所产生的对自我、环境、社群、文化的认同所产生的疏离

感。而乡愁毕竟是乡愁，由符号还原的“概念”是无法作为纯粹解读空间的读本的，是经济和市场的行

为。我们寻求的还是必须具有这“一连串人和空间的关系”的，从中解读它所阐释的“生活价值观”。

赵仲贵：中国式栖居应该是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关

栖居指人的生活状态。在中国的传统建筑里，穷人的房子是比较开放的，比如干阑式等一些民居建

筑；而有钱人的房子是非常内向封闭的，从古时士大夫在其中吟诗作画的中式园林到徽州高墙深宅、北京

四合院和山西大院，社会动乱导致的对外人的不信任和对资源的占有欲也许是主要的原因。空间的防御性

和建筑空间的秩序成为中式栖居的一个重要特征，院子围墙越高代表里面居住的人地位越尊贵。这种观念

一直延续到现在，住在独栋别墅的人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院子通过围墙或者通过加建围起来。

我们国民院子这个项目在建筑形式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中式符号，反倒是用了高挑的落地窗和非对称

的布局。建筑设计突出“墙”的语汇，产生的这种防御性氛围却给了人中式的感觉。

大连国民院子

江西婺源婺里酒店

江苏金沙湾乡村俱乐部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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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微建：以中国的哲学观、世界观、宇宙观来做的建筑才是真正的中而新的建筑

中西建筑的不同是由不同的文化和世界观决定的。形式是思想的外化，设计不应是从形式到形式，应该是从形而上到形而下。西

方人的建筑会有一种造“通天塔”的情结，他们觉得我要和上帝接近我就要建得很高，而我们中国的天坛，你看皇帝和上天是怎样对话

的，只是站在三层圆台的寰丘之上，可以说中国人是比较善于用形而上的思维，所以会产生苏州园林那种把天地自然山水浓缩在自己的

庭园里的意象空间。

我们的园林讲究步移景换，“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和西方那种一览无余式的几何式的园林完全不同，需要近距离深入地观赏和

体验，精神内涵非常丰富，趣味无穷。有时我想如果把苏州园林那些形式的东西去掉，是不是还可以做成可望、可居、可游玩的非常有

意思的空间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种方式和关系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那种用打散重构的方式来重新设计的方法我是不太赞

成的，因为用西方的方式是无法解读东方的东西的，就像从讲求实证的西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就像巫医。

我们中国的古代建筑发展脉络一直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到了近现代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丢失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对比性的研究往

往只停留在文化层面，从实践层面上探讨的比较少。例如，苏州园林也是非常舒适的，我们聪明的先人用了很多巧妙的设计，例如在园

林中会有一条备弄，是仆人走的，很窄，阳光基本照射不到底，还有一种很小的天井叫蟹眼井，非常阴凉，都是利用空气温差来拔风，

改善局部的小环境。还有怎样使园林里的水不会发臭，有的是下面埋了井，实际上跟外部的水保持联通。工匠们说水也分阴阳，水榭下

面的水就是阴的，其实就是阳光照射的地方的水温度升高，和照不到的地方的水交换流动，池水就变成活水了。

因此，不要标签式的，一切应回归到环境、材料、人的需求上，就根据这些要素来设计，把形式放下，从人的感受上来体会那些形

式形成的原因，例如舒适感不仅仅在于视觉，还有很多不易被发现的元素，比如空气的流通。以中国的哲学观、世界观、宇宙观来做的

建筑才是真正的中而新的建筑。中国的建筑只有立足于自身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才能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

苏州福马桃花坞

吴地人家红楼主题餐厅


